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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书法艺术的双重变奏 

——探析楹联书法在清代鼎盛的多元化成因及“美必兼两”在创作中 

的应用考量 

                                 

                        王惠正 

 

【内容提要】  楹联与书法在清中叶各自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由于历史社会背景及

诸多深层次的复合成因，二者艺术层面双重变奏，盘互交错，促使楹联书法这一独特的能动

艺术形式在清代得以迅猛发展遂至鼎盛。若单纯从平面的角度来分析楹联或书法现象，就难

以窥见其共同的艺术走向与内在的美学精神，因此有必要就其鼎盛成因探赜索隐，为研究楹

联书法艺术的发展及衍生寻觅到可靠的理论依据。楹联书法“美必兼两”，兼具了辩证法及

两种学科艺术美的主流因素，构筑起楹联书法“兼两”所独具的美的艺术规律和法则。由于

学科高度交叉和综合导致复合型人才的缺失，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对当今“兼两”

的创作方向进行多维性地研究和应用考量。因此进行关联性的学科探索，加强综合修养以提

升视野，推动楹联书法艺术的可持续性发展，当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清代 楹联 书法 鼎盛 变奏  美必兼两  创作 

 

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

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1 如果说每一个时代或朝代都有它的文学代表形

式，如先秦散文、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那么清代文学上的代表作

除小说外，即是楹联。清中叶时期，楹联达到了艺术形式上的鼎盛时期。同时，正逢书法碑

学的兴起，一扫前人萎靡之态，书法亦空前繁荣。楹联和书法，二者作为传统文化的意识形

态，都遵循着美学的基本规律，如同两个跳跃的音符，一经碰撞，即变奏出动人的乐章。 

楹联和书法在清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达到巅顶，并表现出多方位惊人的契合，二者互促共

进，促成了楹联书法艺术的繁荣鼎盛，这对于我们研究楹联书法动态观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

和积极意义？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究其成因做出价值考量，从历史发展脉络和社会背景及艺

术现象做出梳理，就其相互关系进行多维性思考和论证，无疑对洞鉴古今及考证、剖析楹联

与书法之间的渊源，乃至对于探析楹联书法的艺术创作走向和美学应用都大有裨益。 

 

（一） 

 

楹联书法是书写或镌刻于门壁、楹柱，用上下两联形式相对、内容相关的语句结构而成

的一种汉语言艺术和装饰艺术。用书法的形式将楹联书写出来，即是楹联书法，俗称“联墨”，

此词在专业辞书中未见收录。顾名思义，是以楹联为内容、以书法为载体的一种艺术形式，

是楹联创作与书法艺术相结合的双重变奏而衍生出的产物。楹联书法艺术的出现，从大背景

上看，她是中华民族独创的一种艺术样式，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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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楹联书法在清代鼎盛的成因，不妨先从清代以前楹联的意识形式、衍生和发展说起： 

楹联从语言、文学的发展史考察，从古代的诗文辞赋中的对偶脱胎、演化而来。人常言：

“《尚书》即散文之祖，《诗经》乃诗歌之端。”换言之，楹联的源头当从“六经”等古籍

中寻找。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等。

及至汉赋和六朝骈文诸体的产生，对偶的法度也日趋严密，如曹植的“荣耀秋菊，华茂春松”。

至魏晋南北朝，对偶之风盛，声律之说兴，旧体诗步入格律化，韵律亦日益严格。如“余霞

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成熟的律诗为唐代主要形式之一。既求声律，又讲对偶。孕育其中，

诞生对联。当然对联的诞生除却必要的内在条件，还须借助门神和桃符这一外在形式的物质

载体。伴随着祭门神活动的流行、桃符的运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在桃符上书写联句适时

而生。“新春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人将其视为春联诞生的具体标志。 

至宋、元两代，由于楹联尚未处于成长时期，创作和运用都不普遍，故而成就不大，思

想内容不够深广，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还不高。苏轼、王安石、朱熹、黄庭坚、晏殊等，均

有传世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盛行起来的词和曲两种文学形式，都为清代楹联的繁荣

和鼎盛做了文化上的铺垫。至明代，朱元璋推广了春联，还创作了颇多著名的名胜联、题赠

联、谐趣联等，如“清风明月本无价，远水近山皆有情”。另一原因，即“八股文”的开展

流行，促进了人们作联的兴趣和技巧，并使联语从律诗格律中突破出来。楹联从春联逐渐扩

大至贺婚祝寿、吊死问生、送行接风、赠言答情，乃至厅堂书斋、名胜古迹、社会交际、政

治斗争、戏谑逗趣等，应用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楹联在宋、明以书写的形式保留下来并不多见。

楹联书法从现在所看到的实物来看，大抵是明代后期的事。目前明确署款

的楹联书法作品系文彭的“郊柳春归乘淑气，江梅月印淡烟光”七言联，

为嘉靖廿二年，公元1543年，属明后期之作（图1）。诸如其它明代大家

如徐渭、董其昌、左光年等，也都卒于明廷灭亡之前。除了少数的几位名

家外，整个明朝的创新意识及风格开拓却远远不够。这主要与当时的书法

审美倾向有关，书法技术意识的过于强化，完全抑制了书法创造精神的发

挥，使书法家们囿於传统、技法而难以自拔；加之士大夫清玩风气和帖学

的盛行，影响书法创作，所以，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

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至

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先后入翰林院和文渊阁，写了大量

的制诰版，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仕子为

干禄也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

和个人风格。明代近三百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大家，但纵观

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近代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总结说：         图1 

“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2  

由是，知晓了这种创造意识的淡漠直接导致了明代书法艺术创新不足，也就知晓了为何

明代楹联书法鲜有行世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资料能够佐证明代早期楹联书法就有，如清光

绪年间吴隐摹集拓印的《古今楹联汇刻》一书，收录有众多明代书家的楹联书法作品，包括

方孝孺、李东阳、杨继盛、吴宽、王守仁、倪元璐、史可法等，但距清朝仅仅不足百年的时

间，这些作品却没有一副留存下来，也不曾有其他书籍记载过这些楹联书法作品，所以此书

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明代楹联书法的实际情况，还存有颇多疑问。及至清初，作品形制

变化也较少，基本上亦是行书联，内敛而文静，款式也极其简单。笔者曾查阅《中国古代书

画图目》等多部大型权威工具书，确定明代楹联书法实在是寥若星辰，屈指可数。 

楹联书法囿于这双重因素在明末清初前而未能步入巅顶，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

性。直至清代中叶康乾时期，楹联、书法的发展并行不悖，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超越。其双重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25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6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50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501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1575/3157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801/1921697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37526/33752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16511/69482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376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263375/742141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34924/11349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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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奏、高度嫁接及多元化的成因契合了楹联书法快速发展的机遇，促使了楹联书法达到了历

史上空前的鼎盛和繁荣。 

清中叶，首先是楹联艺术的鼎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应用范围的扩大与普

及。康熙、雍正、乾隆都喜欢吟诗作对，提倡并亲自撰联。据统计，清宫内外，凡皇帝游幸

之处，皆有楹联，大致有120余幅。如康熙故宫乾清宫联：“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 

宏敷五典，无轻民，事惟艰”。如乾隆题北京孔子庙大成殿联：“气备四时，与天地日月鬼

神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且他们喜文弄墨，往往亲书题辞。至今有

些名胜古迹，还保存着他们的御书。俗话说，“上有好焉，下必甚焉”，当时的文人墨客及

大臣也把结社吟对当作高雅遣兴之事。如此以来，由于帝王们大力倡导，并且身体力行，楹

联在清中叶时期已臻纯熟。康、雍、乾时期，重熙累盛，逢皇帝寿辰之日，各地官场各署、

民间社团均举办规模盛大的恭献寿联的活动，可谓是鳞次栉比，花团簇锦。全国子民、文人

学士皆前往观瞻，躬逢其盛。虽然题材大多为歌功颂德，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却各显奇技，

炫词竞彩，颇为精妙。楹联的形式丰富多样，不拘一格，它突破了五、七言为主的格律诗的

句式，有诗句也有散句，有短联亦有长联。 

楹联应用范围的扩大表现在从皇帝的宫殿到监狱的牢门，从官署衙门到文人书斋，从富

人厅堂至穷人茅舍，从贺婚祝寿至吊丧悼亡，以至亭台楼榭、名胜古迹、宗祠寺庙，无处不

在。在官署中题书楹联之风，在此时尤为兴盛，流风余韵直至民国之初。每有新官上任或是

官衙翻新，总有地方官自拟楹联并题书于官署各门楹之上。因其系地方官员施政之所，故此

类楹联内容往往有着强烈的宣示教化意味，书体多端庄典重，以示从政决心；宗教祠庙楹联

书法在诞生伊始，除装饰殿堂外还担当着弘扬教义、劝化群黎的重任，所以此类楹联书法的

社会教化功能意图最为明显，手法最为多样，功效也最为显著。祠庙楹联书法教化功能的一

个共同点，便是劝人向善，但又因教派而异，因祭祠对象而异；楹联书法也是宅院建筑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中首推江南园林，但为了与园内风景相匹配，所以楹联多以写景为主，

或在情景交融中体现出主人的博雅、旷达或闲适之情，装饰功能和表达功能明显胜于其教化

功能。楹联种类日趋多样化，除春联外，各喜联、寿联、挽联、行业联、应制联、集联，均

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且内容深刻，写景状物，托物言志，寄物于情，讴歌赞美，批判讽刺，

斗智斗巧。楹联艺术全方位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神州大地，随处亦可观名家高手制联。

大师级的代表人物如纪晓岚、郑板桥、梁章钜、何绍基、邓石如、翁方纲、林则徐、钟云舫

等，可谓是群星灿烂，高手辈出。 

二是许多楹联名家彪炳史册，名联佳对流传千古。集大成的对联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

发展起来。清代楹联之所以出现兴盛局面，除当时社会提供诸多现实的优越条件，还有一重

要原因，即是他们在创作时大胆突破楹联格律传统，借种种文学的体式、句式、修辞为我所

用，如诗语言的凝练、含蓄，赋的铺陈比兴，词的调长短各异，曲的急缓驾驭，散文的潇洒

自由……可谓是兼收并蓄，镕铸创新。其次，楹联专著大量出版，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促

进楹联交流和学习的工具。如梁章钜的《楹联丛语》《楹联续语》《楹联三话》《巧对录》；

梁恭辰的《楹联四话》《巧对续录》；林庆铨的《楹联述录》《楹联续录》；李渔的《笠翁

对韵》等。据《对联书目举要》所列举的对联著作中，清代就有三十八种，而清之前仅有八

种，可见楹联研究程度之深之广。○3  

第三，书法的空前繁荣盛况，直接促进了楹联书法艺术的发展，这是鼎盛成因中另一不

可或缺的因素，这其中有着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剧

变时期，碑学的兴起冲击，改变了清初帖学一统天下的颓废之势，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

荣景象。应该说，自清中叶以前的书坛，基本上尚属封闭的板结状。到康熙时还推崇董其昌

书法，上效下行，整个书坛都为董氏书法所笼罩。然而物极必反，人们心生厌恶。加上西方

的新思想、新文化对中国文化带来冲击，导致人们对馆阁体这种千人一面的书法审美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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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于是许多文人学者开始离经叛道转向金石考古。大量的金石文物出土，为书家学者提

供了研究的实物，为清代书法获得了突破性的契机，导致了开放的势态及多元化的途径。如

钟鼎款识、秦诏碑版、汉魏造像、唐代石刻，为清代书坛开拓了崭新的艺术视野，提供了丰

厚的艺术养料。他们寻找、探索迥异常规的书法艺术形式，来表达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越来

越丰富的感情。碑学的兴起，从书法艺术本体上强化了笔墨线条的形式美感，一改笔力纤弱

的局面。将狂怪、拙丑纳入了审美艺术的空间和视野，展示了多样化的更广阔的空间，同时

提高了书法作为艺术而不仅仅是工具的文化艺术价值及其地位。其中既有翁方纲等顽固派的

帖学书风的奔放流动、洒脱蕴藉，亦有碑学大家古意浓郁、苍茫高古、气息沉雄力作。碑帖

之争引发的书法理论的空间繁荣，丰富了创作本身，也引发了文人学者及书家对清代书法美

学理论和经验的探讨，打破了长期以来书学研究的帖学单一的封闭的局面。是书家们的大胆

突破和创新意识，使书法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例如，邓石如就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书家，

他广泛地汲取统营养，融会贯通，将真草隶篆互糅，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开一代

碑学之宗。他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魏晋南北朝碑及汉碑在清代时期的

新成熟。金农的出入汉魏碑版的“漆书”、高凤翰的左笔奇崛动人、李觯的“粗头乱服”、

郑板桥的“乱石铺街”，皆别出新意，各领风骚。我们欣喜地看到，众多书法名家联墨双修，

“一洗凡马万古空”，且在作品形制变化上也有新的突破，风格多样，趣味叠出。其次，在

宣纸和绢的装饰美化上也别有用心。瓦当或图腾及花边及古典图案的运用，也增强了艺术视

觉的美感。由于邓石如、郑板桥、金农、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大批书家本身就是制联

高手，他们在自撰自书楹联上风格各异，各具特色，形成了书坛百花齐放的局面。再次，楹

联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书法创作的形式、章法变化、以及款识的盛行，而且自此开始书法以楹

联和中堂的形式开始广泛应用。楹联书法的题款也突破以前形式上的单款联，出现了落款上

的双款联类、长款类、四条小款类；楹联书法形式上的龙门对（图2）、琴对（图3）、联式

屏（图4）等；用印的不拘一格；集联，如集帖联、集碑联等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清代楹

联书法的艺术特色。应该说，清代丰富而大量形制各异的楹联书法，其艺术性和历史价值都

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清代书家在楹联书写体式上更是而多种多样，灵活自如，凡真、草、

隶、篆、楷、行、八分、瘦金诸体，乃至鼎铭、甲骨、金文无所不取，或若泼墨，或若绣花，

或豪放遒劲，或苍茫古朴，各具千秋，极风采之异观。这也是楹联书法得以兴盛的主要成因

之一。从许多保存下来的名胜古迹看，诸体亦是各具情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优秀作品

极多，流风日被，一直影响至今。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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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尤其当兴盛的楹联融入书法这一形式时,人们开始集碑联、集帖联，大大增强

了人们书写互相交流或学习的机会。这为沉闷的书坛无疑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和生机，且在

书法上形成一个强大的阵容，众人皆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着楹联与书法的嫁接与糅合，拓

展着楹联书法艺术的表现领域。可见楹联与书法在清代凝结起了深厚的渊源，二者既有纵向

的继承和发展，又有横向的借鉴和吸收，在变奏中互为渗透。总之，楹联书法可以被视为清

代书坛的特色艺术之一。楹联与书法嫁接成楹联书法艺术这个能动的艺术结构，在清代完成

了突破性的进展，打破了楹联书法在清以前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稳定的、单一的结构，使

楹联书法艺术变奏出新的旋律，焕发出勃勃生机，昂首挺胸屹立于艺坛。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无缺。清代的楹联书

法有着其颇多的局限性。我们能理性地看到有些楹联中存在的明显缺陷，如清代的应制联及

诸多应酬之作，其思想性实不足取，它们无不是极尽炫彩铺张之事，铺离鸿藻，申夸景铄，

歌功颂德，鼓吹升平。○4 如康熙六十二寿辰时，有名公硕彦之联：“十雨五风，处处康衢歌

帝力；千秋万岁，年年华诸耀神光”。此类应制联，如同封建帝王制度一样腐朽，自然随着

封建帝王制度的埋葬而终将被历史所淘汰。即使书艺再高超，楹联内容的不合时宜或与时代

脱节，楹联书法的意义也会黯然退色。显然这是由二者缺一不可的双重因素所决定的。我们

在分析学术问题上一定要学会从宏观上去考量问题，熔古铸今，深入考证；必须与时俱进，

厘清错误的不合时宜或与事实不符的谬论，审慎评价楹联、书法现象，才不至于蛊惑、贻害

子孙后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所倡导的那样“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

要像“‘剜烂苹果’一样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楹联书法在清代兴盛的原因是多元化的。我们不能一蹴而就，简单地归结于某一方面的

单一的因素。我们必须分别站在楹联与书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学术背景和角度来多维性

进行分析思考它，这才是辩证地看待问题的正确方法，单纯从某一学科出发去驾驭，就会失

之偏颇、形而上学。要从书法角度去认识清代碑学运动以来，由帖学单一到碑帖并存，再到

多元化发展，书法本身就是多维度多向度的发展，尤其不能忽视的是这个社会根源和清代历

史这个大背景。如同鲁迅先生所言：“我总以为倘要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

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5  

 

（二） 

 

从清代看楹联书法的兴盛成因机制，她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楹联书法双重变奏出的产

物。我们不难发现，楹联书法艺术的美兼具了书法和楹联双重美的因素，她在审观情趣、主

观情志的流露上，在美的价值观追求上是相同的，但又表现出时代的“和而不同”性。黑格

尔曾经说过：“中国书法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6 而楹联书法更是这一精神的

典型代表。虽然楹联和书法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各有特性，自成体系，但作为整体存在的艺

术形式，楹联书法却有着它独特的艺术特性、艺术规律、艺术审美和规律。她的发展既受历

史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又遵循着自身固有的规律。既要遵循楹联创作的格律，又要恪守书

法创作的法度。总而言之，遵循的是包含美学在内的民族文化艺术的规律性、传统性和哲学

观。笔者认为，适用于楹联书法且应引起重视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美必兼两”，它所包含

的辩证法对于我们探析对当今楹联书法的创作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楹联书法遵循着《周易》视野下一系列朴素的哲学观。《周易·说卦》中明确指出：“是

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

六通而成卦”。○7 “兼两”犹言“对立统一”，指彼此对立着的不同侧面的相互依存。清代

魏禧在探索语言艺术规律时，引申为：“文章本以明道、记事，而非法度、文采以辅之，则

不可传于后世。古之作者必兼此两美，故后人尊而尚之”。“文之工者，美必兼两，每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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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其可见之妙在此，却又有不可见之妙在彼……”○8 他主张辞意双美，一笔达数笔的艺术

境界。“文之工者，美必兼两”，我们将此重要美学特色适用在楹联书法上，可以理解为楹

联的音律意境美与书法的风骨美相碰撞，应景生情，变奏出楹联书法的言义之美、声色之美、

形神之美、动静之美、虚实之美、刚柔之美等等。其中“两”的含义宽泛，深入挖掘，甚至

包括可以延伸为彼此统一的相反相成的对立面。二者互渗互糅，相辅相承；文质相含，高韵

情深。如同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 如出一辙；○9

亦如同南齐王僧虔《笔意赞》所言“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如出一辙。○10  

楹联书法的“美必兼两”，是兼具楹联意境美与书法艺术风骨美高度结合的产物，即“其

见之妙在此，却又有不可见之妙在彼”的身兼双重美的艺术境界。楹联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语

言艺术，它可言志，可抒情，可叙事，可励人，与诗词曲赋有异曲同工之妙。书法是一种以

笔墨线条抒发内心情感的直观艺术。“美必兼两”，可以从她的不同角度来欣赏美。联意可

以品赏吟咏，书法亦能令人赏心悦目。楹联词句（以下简称“联语”）的创作本身就是美的

创造过程，而把联语内涵之美再用书法艺术美的形式加以展现，这本身又是一个再创作的过

程。联语渗透并浓缩了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与感悟，韵味悠长，意境深远。如果

联句优美，书法精湛，自会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传神千秋。佳联妙对如果书写糟糕，也必

然会大煞风景。联语创作须兼收书写的适用性、功能性及预期的效果性。比如字数多少，环

境密切配合等等。刘勰《文心雕龙》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11

联语借书法的笔韵墨趣，彰显丰富多姿的形式美，书法又因联语的字词优美、对仗工丽、音

韵和谐、蕴藉内含，启发人们的想象，彰显耐人寻味的内涵美。联语借助书法的神来之笔，

依靠笔墨点画的形质、力度、节奏、神采传递出人格、气质、情感，将深邃的文学语言形象

生动、立体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使其形神兼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楹联、书法堪称姊妹艺

术，又分门别类，但二者联姻结合、和谐变奏在一起，就成了语言内容与书法艺术的综合形

式，故楹联书法是书法和楹联两种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珠联璧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艺术品。正如韩愈《送权秀才序》所言：“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宜，金石谐

和”。○12如此琴瑟和鸣，方能叩响人们的心弦，发出共鸣之声。二者艺术门类的组合和变奏，

不是单一和固化的，而是在楹联书法艺术形式上化静态为动态，提升了美的价值，在美的内

涵和外延进行了拓展。琪森先生说：“在以往研究某些艺术现象时，常常局限于艺术本体内

导找成因，而忽视艺术外的社会原因与文化环境，因而使研究难以取得高层次的突破，这是

研究视角单一的结果。”○13所以，应从社会学、文字学、现象学这些视角来研究分析某些艺

术现象，会使人进入一种豁然开朗的境地。如果仅仅从平面的方式来分析楹联或书法现象，

就难以窥见其内在的美学精神与共同的艺术走向，这对我们在当今创作理念上所要进行的多

维性思考和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楹联书法结合之后，遵循其自身特有的艺术规律，从而衍生出具有楹联书法艺术特点的

一系列社会功能，当下被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从婚丧寿庆、春联等民间习俗性的楹联书法，

是我们日常生活、交往表达的一种基本需求，经过书家书写，使我们既可以欣赏其丰富的文

学内容，如山水景物、风土人情、胸襟情怀、警世格言等无所不包。长期以来，囿于楹联届

不懂书法，书法界不懂楹联，学科交叉知识的匮乏，造成对楹联书法艺术研究的空缺，对楹

联书法滋生的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动态缺乏一种系统的思想与宏观的了解。譬如，我们能经常

看到现代科技印刷炮制出的大量春联，有的书写很差，有的联语很差，这对楹联文化的传承

是十分不利的。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如意宝地千财旺，富贵家业万事兴”“贺新春喜气临门，

庆佳节福寿长存”之类不合乎平仄的春联。笔者也经常参加写春联进社区的活动，也时常能

目睹到这样的情况：某著名书家在众目睽睽下椽笔一挥，自创出“天时玉羊辞旧年，人和金

猴迎新春”龙飞凤舞的春联，在赢得局外人喝彩的同时，常常还为自己的杜撰沾沾自喜。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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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除毫无艺术性可言，如此春联堂而皇之地张贴在门口，无疑还会对处在学习成长时期的

青少年有着潜移默化的危害和影响。再如，福州市某位居中心的名校，校门口的楹联公然是：

“华夏山河秀，九州一脉广开学路探新路；杏坛气象新，两岸同春博采众长成特长”。令人

汗颜的是，这副楹联上下联的左右位置颠倒，出了常识性的错误，而且上联里“探新路”与

下联里“气象新”的“新”为不规则重字；上联“华夏”与“九州”也涉嫌“合掌”之病，

修辞不到位。不仅全联毫无切合此中学的办学特色，亦可套用到许多中学，而且“九州一

脉”、“两岸同春”与本学教育无关，用于两岸教育交流较为适宜。作为教书育人的殿堂，

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本当相当重视，可校门楹联水平如此低劣，堂而皇之在公开地诱导着常

识性错误，且熟视无睹，当引以为戒。中国书协副主席陈振濂先生说过：“错误的观点既有

自觉的继承性，也还有不自觉的传感性，人们总能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才有的文化建树，深

深地非自觉地起着制约或诱导性的作用。”○14科技的进步，现代文明的进步，各学科高度分

化又立体交叉、高度综合，影响着我们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方式。我们要用知识的力量去

摸清现代生活方式的总框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去认识现代文艺的总趋势。我们应该

选择学习必要的知识侧重点来扩展自己的知识系统，因为知识的侧重对丰富艺术的风格大有

裨益。沈鹏先生曾致信孟繁锦先生说：“楹联的诗学、文学性质，对传统文化是一大贡献，

书法既是楹联的文字载体，又有独特的审美价值。”○15因此，笔者建议楹联创作者在创作闲

暇之余，多学习必要的书法常识，以提升欣赏楹联的视野。如果书法水平没有走进传统，还

是个门外汉，笔者建议不要仅凭自己的一腔热情和“三脚猫”的那点功夫到处去写联，免得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书法功夫的深浅，标志着一个合格的楹联书法家的水平高低；有

作为的书法家也不应该坐井观天，只懂得写字，而应该跳出框框，广泛地涉猎书法以外的知

识灵活运用。书家也要多学点楹联知识，在书写楹联作品时，要遵守楹联格律，合乎楹联规

范，才不会贻笑大方。书法家写字，最终还是写性情、写修养、写内涵、写自我。“功夫在

诗外”，笔者强调楹联书法是驾驭楹联与书法的双重变奏，我们且不可一叶障目、拘虚于绳

墨，而是贵在恪守传统的基础上的驾驭和提升，方能立异标新，有益于人类，造福于社会。 

中国楹联学会会长蒋有泉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楹联’这个词本身就是联墨结合的产

物”。○16基于学科交叉又高度综合，知识结构的单一，决定了从事楹联书法艺术的人才严重

匮乏和缺失，对这一方面的理论建设和学科研究力量显得更为单薄，造成我们对楹联书法现

象研究的空白和认识上的局限，缺乏深刻的历史把握与宏观了解等等，也就不能准确地解释

或揭示楹联书法艺术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外在成因及其规律，更不能准确驾驭楹联书法艺术未

来发展的动向等等。因此，需要有志于精通楹联与书法研究的学者们共同努力，将“美必兼

两” 以及相类似有重要价值文化内涵的美学艺术观与历史渊源、时代特色、传统美学、辩

证思维相衔接，做宽泛的研究及多元化的探索，为今后研究楹联书法艺术史的发展及其衍变

寻觅到可靠到的理论依据。我们应该联墨双修，学以致用，钩深致远，探赜索隐，完善学科

建设；充分挖掘楹联书法艺术的魅力，并推向纵深，推向社会，推向民族心理的深处。使其

日新月盛，承载着更多的历史积淀和艺术价值，无论身在何方，都会迸发出绚烂大美的光芒。

无疑，这终将会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见《艺术哲学》，丹纳著，张伟 译，北京出版社出版，2004年 8月第 1版。 

2. 见《书法精论》，丁文隽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7年 6月第 1版。 

3. 见《中华对联》，童辉主编，第 4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月第 1版。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263375/74214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37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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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楹联知识手册》，季世昌、朱净之编著，第 4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年 5

月第 1版。 

5.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著，第 4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2月第 1版。 

6. 见《书法教育的文化价值》，美术报，2007年 1月 13日。 

7. 见《易经·说卦》。 

8. 《曹氏金石表序》，见《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史》，胡奇光著，第 240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年 2月第 1版。 

9. 见《艺概》，刘熙载《书概》，徐利明主编，第 348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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